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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东周时期是社会剧烈转型与变革的时期，赵国作为三晋地区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其物质遗存及纹饰

的变化无不蕴含着东周时期社会的影子。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东周赵国青铜器纹饰的发展经历

了由抽象到写实、由繁缛到简练的演变过程，并且纹饰在青铜器上的装饰位置与纹饰组合存在一定

的选择性。纹饰的特征与组合变化，表现出抑神、崇礼与战争的文化内涵。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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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2024年度“青启计划”项目“两周时期社会与思想变迁研究—个案的视

角”（2024QQJH05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饰发展脉络[3]和地域风格[4]的研究已

取得诸多成果，但未有专门针对国别

铜器纹饰的梳理。因此，本文尝试从

国别视角出发，通过对纹饰艺术风

格、装饰位置、纹饰组合等方面的分

析，揭示东周赵国青铜器纹饰的文化

内涵。

一、东周赵国青铜器纹饰的

艺术特征与演变

东周赵国青铜器在长治、邯郸等

17个地点发现400余件[5]，器类主要

有鼎、鬲、甗、簠、铺、豆、簋、敦、盘、

东周时期是社会转型与变革的重

要时期，其变革不是单一阶层、某一

政策或一种制度的变更，而是整个社

会结构的大变动。[1]东周赵国脱胎于

晋国，处于社会大变革与转型时期，

其独特的发展经历必然有东周时期社

会的影子。

纹饰是青铜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纹饰的变化不仅对研究审美观念

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而且在一定程

度上展现出当时社会的普遍意识。[2]

因而针对东周赵国青铜器纹饰的研

究，有助于从国别视角审视纹饰的发

展及其诸多内涵。目前，针对铜器纹

抑神、崇礼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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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匜、罐、盉、 、罍、壶、炭盘、鍑

18类；器类纹饰主要为蟠螭纹、蟠虺

纹、夔龙纹、兽面纹、云雷纹、垂叶纹、

绹索纹、画像纹等。既有分期已经表

明，东周赵国青铜器可分为春秋晚期、

战国早期和战国中晚期三大阶段[6]，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器物纹饰归为人

物、动物、植物、几何四个大类分别进

行分析。[7]

（一）人物纹饰

人物纹饰主要为画像纹，题材分

为狩猎与宴乐祭祀两类，艺术特征演

变如下。

狩猎纹在战国早期主要见于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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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蟠虺纹

蟠虺纹，基本形态为首尾皆有口

的小蛇相互缠绕[9]，战国早期主要见

于太原、邯郸一带，纹饰缠绕细密，两

对双头小蛇交错缠绕形成四瓣花形方

块。（图2-3）

战国中晚期，蟠虺纹主要见于长

治一带，纹饰缠绕松散，两条双头小

蛇相互缠绕成松散方块。（图2-4）

3.蟠龙纹

蟠龙纹与蟠螭纹相区别，由相互

缠绕的带角龙纹组成，主要特点为龙

的腹部、尾部皆相互缠绕。春秋晚期

至战国早期，蟠龙纹主要见于太原、长

治一带，纹饰龙身粗壮，龙尾弯折；龙

身饰卷云纹、圆涡纹、云雷纹等纹饰。

（图2-5）

中晚 期，蟠龙纹 主要见于 长治

一带，纹饰龙身较细，龙尾卷曲，被

张开的龙口咬住；龙身饰云雷纹。

（图2-6）

4.夔龙纹

夔龙纹与蟠龙纹一样，皆由龙形

纹饰组成，唯一区别为夔龙纹是单

一个体，其上夔龙互不缠绕。纹饰

艺术风格分为简化和写实两类，演

变如下。

简化夔龙纹，根据夔龙形态又分

为“S”形和“C”形两类。其中“S”形

夔龙纹特点为龙顾首、卷尾，战国早期

主要见于太原、长治一带，纹饰写实，

龙圆眼，头部卷曲，龙身饰卷云纹、云

雷纹、弦纹等纹饰（图2-7）；战国中晚

期主要见于长治一带，纹饰线条简练，

龙的头、尾简化，蜷曲（图2-8）。“C”

形夔龙纹特点为龙顾首、尾部弯折，战

国早期主要见于太原一带，纹饰繁缛，

龙头刻画较为细致（图2-9）；战国中

晚期主要见于邯郸一带，龙头刻画较

战国早期简化（图2-10）。

写实夔龙纹，战国早期主要见于

太原一带，龙纹站立，龙张口，颔首，

曲颈，身躯弓起，四脚直立，尾部上翘

（图2-11）；战国中晚期主要见于太

原、长治一带，龙纹匍匐，龙张口，仰

首，曲颈，身躯弯曲，四脚半跪抓地，

尾部卷曲呈“S”形（图2-12）。

5.兽面纹

兽面纹是商周青铜器的主要纹饰

之一，通常由角、眼、鼻、口以及身、

尾、 等部位组成，依据其兽面的角

部特征划分为羊角、牛角、狐耳三类，

演变如下。

羊角兽面纹，主要特点为圆眼、卷

胡，战国早期主要见于太原、长治一

带，纹饰繁缛。羊角粗壮， 勾勒卷云

纹；兽面部饰云雷纹与卷云纹，羊角饰

鳞纹或弦纹（图2-13）；战国中晚期主

要见于长治一带，线条简练，兽面部饰

一带，题材主要表现人群打猎场景，

人物线条简练。刻画人物持矛、戈、

盾、弓等武器，围堵、狩猎、追逐鸟、

鱼、鹿等动物。（图1-1）

宴乐祭祀纹在战国早期主要见

于太原一带，题材主要表现室外宴乐

祭祀。以太原金胜村M251:540为例，

人物纹饰分两层：上层纹饰中心置案

几，放置壶、箭以及支架等物品，两边

人群以案几为中心，对称进行射礼投

壶，举禾苗祭祀；下层纹饰总体上为人

群两两相对，中心置支架，人群举禾苗

祭祀。（图1-2）

战国中晚期的宴乐祭祀纹主要见

于长治一带，题材主要表现室内祭祀

宴乐。以长治分水岭M12为例，纹饰分

两层，人物皆处于室内：上层纹饰中心

置案几以及祭祀器具，两旁人物反向

对称，皆持物与动物舞蹈；下层纹饰

边缘人物持武器跪拜，中心人物亦持

物与动物舞蹈。房屋外围人物持戈站

立，房顶上有鸟兽等动物。（图1-3）

综合来看，东周赵国青铜器人物

纹饰的题材特征经历了由狩猎向礼仪

的演化。

（二）动物纹饰

动物纹饰包含蟠螭纹、蟠虺纹、蟠

龙纹、夔龙纹以及兽面纹等，艺术风格

演变如下。

1.蟠螭纹

相互缠绕无角的龙为蟠螭[8]，春

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主要见于太原金胜

村一带，纹饰缠绕呈“S”形。小龙顾

首，颈部饰云雷纹，颈、腹部相互缠

绕，尾部卷曲呈“S”形，或小幅卷尾。

（图2-1）

战国中晚期，蟠螭纹主要见于长

治分水岭一带，纹饰缠绕呈“C”形。

小龙顾首，腹部相互缠绕；头部与尾部

几乎相连，或腹部弯折、尾部呈“S”

形卷曲。（图2-2）

 图1-1  长治潞城M7：156

 图1-2  太原市金胜村M251：540

 图1-3  长治分水岭M12

 图1  各地所见东周赵国青铜器人物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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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形纹饰经历了动物特征刻画由繁

到简，动物填充纹饰从有到无的演变

过程。

（三）植物纹饰

植物纹饰主要指垂叶纹，单体形

如树叶，向下排列。根据叶片形状划分

为桃心形与曲尺形两类，艺术风格演

变如下。

1.桃心形垂叶纹

根据叶片内填充纹饰，桃心形垂

叶纹又可划分为叶脉型、兽面型和夔

龙型三类。

叶脉型桃心垂叶纹，春秋晚期至

战国早期主要见于邯郸一带，叶脉卷

曲，纹路卷曲，线条复杂，虚实结合

（图3-1）；战国中晚期主要见于长治

一带，叶脉简单勾勒，线条简化对称

（图3-2）。

兽面型桃心垂叶纹，目前仅在战

国早期发现于邯郸地区，兽面纹中的

眉、胡卷曲。兽面纹圆眼、菱形口，眉、

胡与鼻部呈“S”形对称卷曲；眉眼中

心置菱形饰。（图3-3）

夔龙型桃心垂叶纹，主要特点是

呈“S”形对称，战国早期主要见于太

原、长治一带，线条写实。夔龙纹顾

首，对称；眉、眼、口、尾线条丰富，

细部特征刻画较为详细（图3-4）。战

国中晚期，此类纹饰主要见于长治一

带，线条写实丰富。夔龙纹反向对称，

“S”形较为舒展，圆眼、张口、卷尾；

夔龙纹腹部有椭圆形饰将其连接。夔

龙纹下接简化兽面纹，夔龙纹尾部置

兽面纹眼、眉（图3-5）。

2.曲尺形垂叶纹

曲尺形垂叶纹，目前仅在战国早

篦点纹，羊角饰弦纹（图2-14）。

牛角兽面纹，由夔龙纹缠绕而成，

主要特点为圆眼、眉部上翘、半圆形口

鼻，战国早期主要见于太原、长治一

带，纹饰繁缛，兽面饰斜三角云雷纹，

饰倒钩纹（图2-15）。同时，长治一

带也有线条简练、兽面饰斜三角云雷

纹的类型（图2-16）。

狐耳兽面纹，面部为狐属造型，战

国中晚期主要见于长治一带，眼部呈

四边形，眉部上翘，鼻部对称圆涡形，

部饰篦点与八字纹。（图2-17）

综上，蟠螭纹、蟠虺纹与蟠龙纹

皆经历了龙身缠绕由紧密至松散、由

复杂到简单的演变，夔龙纹、兽面纹

则经历了纹饰特征由细致写实到抽象

表达的演变，且躯干的填充纹饰也逐

步稀少。总体上看，东周赵国青铜器的

 图2  各地所见东周赵国青铜器动物纹饰

 图2-14  长治分

水岭M12：22

 图2-15  太原市金胜村M673  图2-16  长治分水岭M25：38  图2-17  长治分

水岭M26：1

 图2-9  太原市金胜村M674  图2-10  邯郸市百家村M57：43  图 2-11  

太原市金胜

村M251：561

 图2-12  太原市

金胜村M88

 图2-13  太

原 市 金 胜 村

M674

 图2-5  太原

市金胜村M673

 图2-6  长治分水

岭M25：26

 图 2 -7   太 原 市 金 胜 村

M251：587

 图2-8  长治分水岭M12：6-2

 图2-1  太原市金胜村M674  图2-2  长治分水岭M26：1  图2-3  太原市金胜

村M251：563

 图2-4  长治分水

岭M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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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带，战国早期主要见于太原一带，

呈单一“>”形，按一定方向排列，箭

头头部增绘有卷云纹（图4-7）；战

国中晚期主要见于长治一带，线条

细密繁缛，纹饰中部有实心三角形

纹饰，边缘与“S”形勾连云雷纹相连

（图4-8）。

综上，几何形纹饰经历了线条由

僵硬逐渐转为灵动、题材逐渐丰富的

演变过程。其间虽然纹饰线条出现了

简化、填充纹饰逐渐消失，但线条的

表现力更强，充满灵动。

通过对纹饰风格演变的分析，可

见东周赵国青铜器纹饰发展的主要特

点为动物纹饰的衰落与写实性和几何

纹饰的崛起。其中，兽面纹等动物纹饰

的线条勾勒逐渐抽象、简练，而人物、

植物、几何纹饰的题材逐渐丰富。

二、东周赵国青铜器纹饰的

装饰位置

有学者根据殷墟青铜器提出青铜

器纹饰的方向性概念[10]，其核心是纹

饰的装饰位置差异。纹饰的装饰位置

是指不同种类的纹饰在青铜器上的装

饰部位。装饰部位的不同，一定程度

上可以体现出纹饰的重要性与纹饰观

念。对于青铜器的观者而言，青铜容

器腹部的中心为首先观看的位置，其

次为上、下部，器盖、耳部、足部则为

附属位置，具体分析如下。（图5）

主要位置的装饰包含人物、动物、

植物与几何纹饰几类。其中人物纹饰

位于器物内壁，通常器物内壁满饰画

像纹。动物纹饰中蟠螭纹、蟠虺纹与

蟠龙纹一般饰于铜器腹部。几何纹饰

期发现于太原地区。纹饰内填蟠龙

纹，曲尺形线条圆滑，两组夔龙相互

缠绕，圆眼、张口、顾首、卷尾；尾部呈

卷云形。（图3-6）

垂叶纹经历了线条刻画逐渐简

化、填充纹饰逐渐消失的过程，但个

别类型较为特殊。其中曲尺形垂叶纹

仅在战国早期出现，战国中晚期未见。

夔龙型桃心形垂叶纹的演化在战国中

晚期出现了突变，填充纹饰有仿制曲

尺形垂叶纹填充纹饰的可能。

（四）几何纹饰

几何纹饰包含云雷纹、绹索纹、

“>”形纹三类，风格演变如下。

1.云雷纹

云雷纹，线条相互勾连卷曲构成

云纹与雷纹，根据勾连卷曲形态又划

分为斜三角和卷折两类。

斜三角云雷纹战国早期主要见于

太原、长治一带，对称“S”形勾连，

勾连云雷纹两两相对，云雷纹尾部存

“S”形折线将其相连（图4-1）；战国

中晚期主要见于长治一带，云雷纹头部

对称，勾连雷纹头部对称，纹饰繁缛，

对称头部增置半月形纹饰（图4-2）。

卷折云雷纹呈“S”形对称，战国

早期主要见于邯郸一带，线条简练，

卷折较少，云雷纹互相对称，卷折一周

（图4-3）；战国中晚期主要见于原平

一带，卷折较多，云雷纹互相对称，卷

折两周（图4-4）。

2.绹索纹

绹索纹，由线条相互缠绕构成，形

似绳索，战国早期主要出土于太原一

带，线条较粗，内填纹饰，两条粗绳纹

相互缠绕，内填勾连云雷纹（图4-5）；

战国中晚期主要见于长治一带，线条

细疏，一条弦纹横贯其间，两边呈交

错叶脉纹（图4-6）。

3.“>”形纹

“>”形纹，由“>”形纹饰组成纹

 图3  各地所见东周赵国青铜器植物纹饰

 图3-4  长治市长子县

M7：63

 图3-5  长治

分水岭M26：1

 图3-6  太原

市金胜村M674

 图3-1  邯郸市百家村M3：16  图3-2  长治分水岭M12：15  图3-3  邯郸市涉

县97SLM01：2

 图4  各地所见东周赵国青铜器几何纹饰

 图4-4  原平M3：2  图4-5  太原市金胜

村M674

 图4-6  长治分水岭M26：13  图4-7  太原市金胜村M674

 图4-8  长治分水岭M229：8

 图4-1  长治市长子县M7：63  图4-2  长治分水

岭M12：15

 图4-3  邯郸市涉县

97SLM01：2



074 中国美术研究

件器物。下文将按照炊食器、盛食器、

水器、酒器、杂器几类进行分析。

（一）炊食器

炊食器包含鼎、鬲和甗三类。其中

不同样式鼎的纹饰存在差异：鬲形鼎

纹饰以绹索纹为主，偶见蟠龙纹与蟠

螭纹；立耳无盖鼎纹饰以蟠龙纹、蟠

螭纹或蟠虺纹与几何纹、兽面纹的组

合为主，纹饰之间以几何纹阻隔；附耳

鼎纹饰于春秋晚期多为垂叶纹、蟠螭

纹、蟠龙纹的组合，战国早期开始衰

退，逐渐转为以绹索纹为主流；附耳矮

足鼎纹饰在战国早期以蟠龙纹与蟠螭

纹为主流，战国中晚期出现简化趋势，

以几何纹饰为主，并开始出现早期的

纹饰仿制。鬲的纹饰较为简练，多为素

面，仅在个别器物上出现了腹部蟠龙

纹的装饰。甗的纹饰主要为蟠龙纹、

垂叶纹与几何纹饰的组合，其中蟠龙

纹处于纹饰中心位置。

（二）盛食器

盛食器包含簠、铺、豆、簋、敦五

类。其中曲尺形圈足簠在战国中晚期

出现了夔龙纹装饰，此前为素面；门

形圈足簠纹饰以蟠虺纹、蟠螭纹、蟠

龙纹与几何纹饰的组合为主。铺的纹

饰以蟠龙纹为主，基本无其他纹饰组

合。矮柄豆纹饰以云雷纹、几何纹与

蟠龙纹、蟠螭纹的组合为主；高柄豆

春秋晚期以素面为主，战国早期开始

出现单一绹索纹或蟠龙纹与几何纹饰

的组合；环耳方座豆纹饰战国早期早

段为蟠龙纹与几何纹饰的组合，其后

转变为单一绹索纹或夔龙纹装饰；无

耳方座豆纹饰以单一蟠龙纹或夔龙纹

为主。簋的纹饰以绹索纹或夔龙纹为

主。环耳三足敦纹饰在春秋晚期以蟠

虺纹与弦纹的组合为主，战国早期开

始转为素面；器盖同形敦纹饰以垂叶

纹与绹索纹的组合为主，战国晚期转

变为单一绹索纹。

（三）水器

水器包含鉴、盘、匜、罐四类。双

环耳鉴春秋晚期早段纹饰为蟠龙纹与

绹索纹组合，其后仅为单一几何纹饰；

兽首环耳鉴纹饰以蟠龙纹、蟠螭纹或

蟠虺纹与几何纹饰的组合为主，同时

耳部饰兽面纹。附耳盘以素面为主，仅

战国中晚期短暂出现以夔龙纹为主的

纹饰；环耳盘春秋晚期以素面为主，

战国早期纹饰出现蟠龙纹与兽面纹组

合的情况。匜的纹饰主要为单一画像

纹，装饰于器物内壁。罐皆为素面。

（四）酒器

酒器包含盉、 、罍、壶四类。盉

的纹饰以垂鳞纹与弦纹的组合为主，

战国中晚期仅见单一绹索纹。 的纹

饰在战国早期以几何纹饰、蟠龙纹与

垂叶纹的组合为主，较为繁缛；战国中

晚期开始以单一蟠虺纹或几何纹饰与

写实性纹饰的组合为主。无耳罍纹饰

以几何纹饰与蟠龙纹的组合为主；环

耳罍纹饰在春秋晚期为单一纹饰，战

国早期为几何纹饰、垂叶纹与蟠龙纹

的相互组合。扁壶纹饰为单一几何纹

饰；莲瓣纹方壶纹饰为蟠虺纹、蟠螭

纹、蟠龙纹与垂叶纹和几何纹饰的相

互组合；圆壶纹饰为几何纹饰与蟠龙

中的宽带纹通常饰于器物腹部，且

为满饰；云雷纹有时作为主纹饰的填

充，满布器物表面。

次要位置的装饰包含动物、植物

与几何纹饰几类。动物纹饰中蟠螭纹、

蟠虺纹与蟠龙纹有时饰于器盖盖面。

夔龙纹一般饰于青铜器口沿下或者盖

沿、圈足。植物纹饰中垂叶纹一般饰

于盖沿、下腹部与圈足。几何纹饰则通

常饰于器物盖沿、口沿下、腹部边沿等

位置。

附属位 置的装饰包含 动物、几

何纹饰。动物纹饰中兽面纹主要饰

于附耳以及足跟部，其他部位基本

不见。几何纹饰有时饰于器盖等附

属位置。

综上，该时期蟠螭纹、蟠龙纹等

相互缠绕的动物纹饰占据了铜器装饰

的主流，兽面纹转变为附属纹饰。此

外，人物纹饰、几何纹饰等特殊纹饰

也开始占据器物的主要装饰部位。

三、东周赵国青铜器纹饰的

组合与搭配

纹饰的组合是指不同类型纹饰的

搭配方案，即何种纹饰可以共处同一

 图5  青铜器纹饰位置示意图（图中文物为战国环钮蟠螭纹铜盖鼎），图片来源：邯郸

市文物研究所：《邯郸文物精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图版64

主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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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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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中通天的载体。

祭祀是商周时期最重要的政治

事务之一，《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3]东周时期

兽面纹的衰落，表明作为政治行为的祭

祀开始受到冷遇。有学者认为，周代

以后虽然仍存在祭祀，但其社会化的

特征逐渐突出，主要作用转变为维护

族群的纽带，传统的信仰意义已经淡

化。[14]这表明传统的祭祀目的逐渐被人

们淡忘，开始被新的意义所替代，因而

作为传统祭祀在通天时所依赖的兽面

纹载体，在新意义出现的背景下，也就

没有继续作为主流纹饰存在的必要。

此外，兽面纹退出主流纹饰也与

社会思潮有关。《论语》曰：“敬鬼神

而远之，可谓知矣。”[15]孔子的此番言

论反映出彼时社会存在重人事、轻鬼

神的思潮，故而以兽面纹为代表的传

统纹饰在东周时期出现开始衰落的现

象就不难理解了。

（二）新兴纹饰占据主要装饰位置

在装饰位置方面，蟠龙纹、蟠螭

纹与蟠虺纹、画像纹等纹饰作为核心

位置纹饰，表明东周时期该类纹饰受

到了贵族阶级普遍的喜爱。

蟠龙纹、蟠螭纹与蟠虺纹的核心

特征为缠绕的小龙和双头小蛇，这与

中国古代的龙蛇观念密切相关。龙，

《说文解字》记载：“龙，鳞虫之长。

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

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16]《韩非

子·说难》记载：“夫龙之为虫也，柔

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

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17]此两

段记载表明龙不仅有变幻之威力，

更有杀人之可怖。蛇，《韩非子·说

林》记载：“虫有虺者，一身两口，争

食相龁，遂相杀也。”[18]《国语·吴

语》记载：“及吾犹可以战也，为虺弗

摧，为蛇将若何？”[19]这表明蛇具有

攻击性、破坏性的特质。因此，龙与

蛇皆具有争斗与杀戮性的特点，这与

东周时期列国战争的激烈与残酷不

谋而合。

在画像纹中，表现宴饮、祭祀等礼

仪和骑射、军事等生活场景的纹饰，

与射礼等礼仪规范可相互对照[20]，表

现出一定的礼制性。有学者认为画像

纹铜器兴起于吴楚地区，在三晋地区

得到迅速传播。[21]《史记·楚世家》

记载：“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

曰：‘我蛮夷也。……’”[22]《史记·吴

太伯世家》记载：“季历贤，而有圣子

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

仲雍二人乃犇荆蛮，文身断发，示不

可用，以避季历。”[23]吴楚地区的部

分事迹表达出其对礼的重视。《左

传·成公七年》记载：“巫臣请使于

吴，晋侯许之。吴子寿梦说之。乃通

吴于晋。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

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

陈，教之叛楚。置其子狐庸焉，使为

行人于吴。”[24]因而，画像纹这类展

示礼仪题材的流行，也相应展现出时

人对礼的重视。

（三）纹饰组合的器类选择性

前文已经明晰，纹饰组合较为多

样的器类主要为鼎、甗、鉴、壶、

等，尤其是立耳无盖鼎、附耳鼎等更

为明显。纹饰组合对器物的挑选及其

内涵表达具有特殊意义。

有学者曾指出中原地区东周时期

存在器物仿古的现象，主要仿古的器

类包括无盖鼎、簋、方座豆、壶、铺等

器物。[25]根据相关研究，我们可以看

到立耳无盖鼎、莲瓣纹方壶、莲瓣纹

圆壶的形式存在仿古现象，三类器物

皆仿制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纹饰

与形制，表明这几类器物具有特殊意

义。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除铜

等个别器类外，这些器类的通高基本

纹、蟠螭纹等纹饰相互组合；无盖圆

壶纹饰为写实性纹饰。

（五）杂器

杂器包含炭盘、鍑两类。炭盘在

战国早期为素面，战国中晚期纹饰转

变为蟠虺纹、蟠龙纹与几何纹饰的组

合。鍑皆为素面。

综上，鬲、簋、敦、盘、铺、盉、

匜、罐等器物的纹饰组合较为简单，

通常为单一几何纹饰，偶见蟠龙纹

等；鼎、甗、壶、鉴、 等器类的纹

饰组合多样，其中立耳无盖鼎、附耳

鼎、甗和簠等个别器类的纹饰组合尤

为繁缛。

四、东周赵国青铜器纹饰的

文化内涵解读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见东周赵国

青铜器纹饰主要有以下三个发展特

点：第一，纹饰演变经历了传统动物

形纹饰的衰落与人物纹饰等新兴纹

饰的兴起；第二，在纹饰装饰位置方

面，蟠龙纹、蟠螭纹、夔龙纹等占据

主要位置，几何纹饰、人物纹饰等新

兴纹饰亦开始占据主要位置；第三，

纹饰组合存在器类选择性。具体分

述如下。

（一）传统纹饰的衰落

在纹饰演变过程中，传统纹饰衰

落的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兽面纹退出

主流纹饰。兽面纹是商周时期青铜器

的主流纹饰之一，其威严、可怖的形

象，不在于这些形象有何威力，而在

于这些形象为象征符号，指向了某种

似乎是超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11]

有学者认为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形象

与世间存在的生物相互关联，这些形

象是助理巫觋通天地工作的各种动物

在青铜彝器上的反映。[12]总体上看，商

周时期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是祭祀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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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40厘米，尺寸偏大，相比与鬲、豆

等通高仅10余厘米的器物而言更是

如此。有学者认为，东周以来人们对

宗庙的兴趣逐渐转移至墓葬，墓上建

筑与墓内华丽的装饰表明墓葬已经成

为类似“宗庙”的中心。[26]此类视角

表明，尺寸较大器物的作用可能已由

商周以来的祭祀天地鬼神转变为一定

的展示功能。《史记·赵世家》记载：

“十八年，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

绝膑而死。”[27]这段记载就表明鼎等

青铜器是可以拿出把玩、作为比力用

器的。同时，秦武王举鼎而死，也表明

鼎的重量与尺寸之大。

春秋战国以来，异姓卿大夫的地

位逐渐上升，“三家分晋”等事件也表

明传统宗法制下权力的衰退，然而东

周时期盛行的传统礼制文化仍使新生

贵族不得不向其妥协。正因如此，选

用代表权力正统性的尺寸较大的器类

进行复杂装饰，以此表明自己获得权

力的正统性，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传统礼制潜在的强大约束力。

五、结语

东周赵国青铜器纹饰的艺术风

格、装饰位置以及纹饰组合的变化，

展现出兽面纹等传统主流纹饰开始

被蟠龙纹等以龙、蛇为特点的纹饰替

代。战国以来，画像纹也由三晋地区

开始迅速传播。在装饰位置方面，传

统纹饰的中心位置也被新兴纹饰所取

代，且纹饰对所装饰器类也具有一定

的选择性。总的来说，东周赵国青铜

器纹饰展现出抑神、崇礼与战争的文

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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